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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初，他們號召市民佔領政府總部以反對充滿黨化色彩的國民 教育，最多時有將近十萬人，撼動了香港歷史和攫取了世界的關注。他們有清楚的表達與論述，他們有長期的經營（他們從2011年就開始呼籲公眾關注這個議 題，並且經常在街頭發傳單、收集簽名），一名十七歲的少女甚至為了運動絕食 。
當然，他們並不是從天而降的少年英雄。一方面，他們可以掀起如此洶湧波濤，是因為國民教育議題可以說是近期中港矛盾的核心問題，觸動了香港人，尤其是一般市民，最深層的神經。
另方面他們的政治意識和行動其實是這幾年香港新興社會運動的產物，尤其是幾年前他們進入少年時期而開始政治啟蒙時，正是八零後積極投入社運現身於歷史舞台之時，所以被這些前輩們影響深遠。
在 我為香港「號外」雜誌所做的專訪中，黃之鋒說他中學三年級時開始看反高鐵運動的報導，發現這些反高鐵的八零後談論政治時，所提出的價值、理念都和過去的政 治議題不同，他們會談論自己跟城市的關係。另一位學民思潮的創辦人林朗彥在我的訪問中也提到，2010年左右開始八零後的反高鐵運動，對他們來說是很真誠 的，因此打動了他們。
的確，反高鐵運動是香港從04年以來，開始談歷史保育、空間政治、與土地正義的一個高峰。在這些運動中，年輕人提出了新的 價值──所謂的「本土行動」，包括一種由下而上的民主參與，以及對發展主義或者中環價值的反思。而且他們一方面用更多的藝術與創意去表現他們的抗議與反 思，另方面他們也用更激烈的行動，如五區苦行（為了反高鐵）或者用鐵鍊把自己綁在皇后碼頭的柱子上（保衛皇后碼頭），來展現他們的決心與堅持。而在這個網 路與社交媒體的時代，這些影像與論述可以被更多年輕人看到，所以有很大的渲染力。
但九零後與他們不同。在中文大學念大一的林朗彥 說，八零後對於香港的身份、認同、感情是基於與空間的共同經歷，而對於他們這一代來說，「我們成長的經驗都是無地方性的，周圍都是一樣，都是商場，消費的 都是一樣，廣告滿天飛。「對我們來說，土地已經少了很多歷史的關係，少了街坊街里與社群的關係。」
八零後代表陳景輝也說，「八零後批判的是中環價 值，針對那一主導香港社會的自我認同提出質疑(如經濟動物、政治冷感、推土機式發展)，並希望重寫香港歷史，重構在主流社會被壓抑、遺忘和淹沒的主體和烏 托邦，而九零後的矛頭則是指出現實的犬儒，尤其是回歸後香港面對中共政府的妥協認命心態，所謂「無得同阿爺鬥式犬儒」。」（註：「阿爺」指的是北京政 府。）
的確，這些少年不只是拒絕犬儒，他們面對的歷史環境也和前人不同：中港矛盾更嚴重化，北京對香港的壓力不斷加大。所以他們不用如八零後是要 把「本土身分」當做新命題，他們的新歷史任務是要如何確立以及充實這個所謂的本土認同。也因此，會侵蝕香港核心價值的「國民教育」和被視為代表北京意志的 新特首梁振英就成為他們的反抗對象。
在2012年香港的權力交接和新的中港關係中，九零後的少年們貢獻了他們的歷史任務。但在接下來，他們或許還是會和其他世代一起參與進更廣闊的香港民主運動中──用他們獨特的青春熱情，與無盡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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